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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呼啸山庄》的叙事艺术

       关于《呼啸山庄》这样一部作品，可以领悟地实在是有很多，许多人反复阅读后仍感觉小说好像有种魔力使人想再次去读。我也是如此，每次阅读，都会有一种深陷激情而无法自拔的感受，也许是因为被那源于生命、连死亡都无法宽恕的爱燃烧殆尽的故事内容所吸引着。

    在《呼啸山庄》中，它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初的大众文学，你看不到浪漫的品味和高尚的生活，你只看到狂风肆虐下的荒凉原野，只看到因压迫和虐待导致的刻骨仇恨，只看到跨越生死、超越天地的激情，只看到人性的撕裂、堕落和冰冻……。这就是《呼啸山庄》，爱和恨极端对立，又统一和谐；这就是《呼啸山庄》，象一把利剑，直接刺穿人性的本质。
我由于喜欢这部作品所以挺崇拜本部作品的作者,她是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 勃朗特。虽然她仅仅在世界上只度过了30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但她的《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小说中一男一女、一外一内的叙事策略有利于充分表现小说的主题，而小说家使用的特异叙事方式也对表现主题起到了特殊作用。

《呼啸山庄》叙述了恩肖和林敦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艾米莉打破了传统的单线结构的写法，采用倒叙和顺序穿插行进的基本格局，把山庄那种荒凉、败落的环境和冷漠紧张的气氛生动地描绘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中增加了悬念，诱使也迫使读者非去寻根问底。
在本部小说中,叙述故事的人作者也设置得有意思，除了一个和读者处于同等地位的局外人外，主要是原来的女仆、后来的管家。她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山庄，是知情人，虽为女仆，但是有文化，既是旁观者，又是不少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特别是第三章中洛克伍德睡在那张柜式的卧榻上，看到窗台上画的“凯瑟林·恩肖、希思克利夫和林敦”这三个名字，梦见幽灵要进房间，以及希思克利夫朝窗外哀声呼唤“进来吧，来呀”等情节，都是和整个故事相呼应的，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的叙述完全可信，可是她显然和作者有所不同，这是作者有意把她和自己疏离。除他们外，参与叙述的还有山庄的其他人。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用口述或文字向读者共同叙述了故事的全过程，使得故事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互为引证，从而使整个叙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有说服力。而作者本人，则一直身藏在背后，既不出场说理由，也不出面评论，完全由读者自己判断和体会，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种作者与读者疏离的做法，完全是现代文学的叙述手法，但作者在很多年前就使用了，完全可以说这是当时的一种创新、一种超前。
在《呼啸山庄》中除了有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叙事人称的多元化,叙事视角的艺术独特性等等特色或艺术表现手法,作品中修辞性叙事的运用非常令人关注。作为修辞的叙事，它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是行动，某人在某地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此外，由讲述者、故事、情节、读者、目的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在大多数叙事中至少是双重的：首先是叙述者向他的读者讲故事，然后是作者向读者讲述的叙述者的讲述。结果，叙述者的讲述成了作者的整个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层面上的讲述，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了被讲述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

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做修辞。而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交互、交流、交换和交媾。
作为修辞的叙事，要求读者其中包含叙述者的读者、隐含读者和作者的读者在认识、情感、欲望、希望、价值和信仰上与叙述者和作者充分参与。
《呼啸山庄》是具有三个层面的叙事：一个层面是内利的叙事——关于希思克利夫、凯瑟琳、林顿等人的故事；第二层面是同故事叙述者“我”（洛克伍德）的叙事——关于“我”与希思克利夫一家交往的故事；第三层面是艾米莉.布朗特关于叙述者的叙述。下面让我们来详细看看层面的叙述：

第一层面叙事是内利的叙事：  内利作为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管家，讲述了希思克利夫大半生的故事。概括起来，希思克利夫的一生有如下几件大事：一、 希思克利夫童年时代受尽欣德利的欺负，与凯瑟琳的友谊很深厚以及种种叛逆行为，他们俩的灵魂互为一体，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从小产生了相依相伴的感情，但他厌恶善书。二 、 当林顿出现后，在一次误会中气愤的出走，便在心里埋下复仇的种子。三 、三年后希思克利夫回来实施他的报复计划，夺走了呼啸山庄，在这过程中凯瑟琳承受不了这种爱恨的煎熬而离开了这世界，同时希思克利夫对瑟凯琳的爱再次迸发出来，他多希望能回到最初和瑟凯琳好的时候。四、通过他儿子与凯瑟琳女儿的婚姻，奔走了画眉山庄伤心欲绝。五、希思克利夫因思念凯瑟琳而发疯而死。希思克利夫是凯瑟琳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

内利在讲述故事时，表现了强烈的欲望，她讲故事的能力也为“我”认同。她这种自我消解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一，这是内利从她的基督徒的角度立场看待这个故事的；二是隐含作者刻意拉开与内利的距离，在道德轴上使其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读者在同一文中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读者要在两种判断与声音中作出选择，就务必对该文本有自己的阐释。

第二层面叙事是“我”的叙述：  “我”的叙述比较简单，讲述了“我”和希思克利夫交往的故事。包括前三章的两次见面，当时“我”对他的评价由原来的“好感”到“再也不想把希思克利夫称作多棒的人”，到憎恶，到后来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再过一个冬天了，直到小说的最后，“我”得知希思克利夫死后，将要离开呼啸山庄前，在林顿、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墓碑前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不禁感到奇怪，有谁能想象如此静温的大地下面，那长眠者居然睡不安稳。”

希思克利夫的故事是通过内利和“我”的叙述链接起来的，从叙事技巧上讲，作者可不必安排两个不同层面的叙述者，只由内利叙述也可以完成对希思克利夫的讲述。作者这样安排我想不只是出于叙述技巧的考虑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比较内利与“我”的叙述差异着手来分析了,这样有更丰富的论证。

内利的叙述与“我”的叙述：  内利的叙述与“我”的叙述是两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也就是说是宗教层面和俗世层面上的叙述，隐含着两种对人生爱恨情仇的不同理解。

通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内利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与约瑟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认为约瑟夫“是个讨厌透顶、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只管在《圣经》里翻来查去，把福运留给自己，把祸患抛给邻人。她信奉天堂是美好的，幸福的，也相信只有好人才能升到天堂去。当凯瑟琳向她表白内心说“要是我到了天堂，内利，我会感到极其痛苦的”时，她答道：“那是因为你不配到天堂去，所有的罪人到了天堂都会感到痛苦的。”她对凯瑟琳对希思克利夫永恒不变如岩石的爱不可理解，因为她不懂得爱情是什么，所以她怒不可遏：“你全然不知你结婚时所要承担的责任，要不然，你就是个缺德的、不讲贞操的姑娘”。当希思克利夫向她说自己不吃不睡时，她对他说的一段话，更能表明她的宗教观、善恶观：“从你十三岁起，你就过着一种自私的、不虔诚的生活，长久以来，你手里大概没拿过一本《圣经》，你一定早把《圣经》里的教诲忘光了，现在你也许没有机会去查阅了。要是请个人来——不管是哪个教会的牧师都没关系，来讲解一下《圣经》，向你指出，你完全背离了《圣经》的训诫，完全不配进入天堂，除非你能在死前悔过自新，这难道会有什么坏处吗？”不用多说，这俨然主的代言人。通过内利的视角，让我们看到的希思克利夫是一个罪人，一个死后要入地狱的人。这也许就是内利的理解或者说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我”，是一个闯入者，他闯入呼啸山庄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或暂时逃离纷繁嚣张的俗世，他认为呼啸山庄是个“避世者的天堂”，把希思克利夫的冷漠褒赞为厌恶矫揉造作，无论爱与恨，都深深隐藏于心。但“我”并不是真正的厌世者、隐者，他甚至想“如果林顿.希思克利夫夫人真像她的好保姆所期望的那样，真跟我两心相悦，一起搬到闹市里去住，那会成全了一桩美事，真比神话还富于浪漫气息！”他对内利的叙述是认同的，不然就不会按内利的叙述方式叙述后面的故事。但，他与内利不同，他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天堂、地狱，对善恶奖罚不感兴趣，只关心活着时真实的快乐，他无法理解和接受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的超越生死的爱恨情仇，那种虚幻的感情寄托，以至最后也无法理解人死后为何还不安稳。透过这个视角，读者确实觉得那个故事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并不能给人解闷。

这样两个叙述者，看同一个故事，得到的是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和观点。而隐含作者呢？隐含作者在小说中完全隐身了，读者听到的是来自两个不同层面的声音，但这不代表隐含作者的认知和判断的缺席。隐含作者通过内利的自我消解和对“我”的反面讽刺，向他的读者或者说是理想读者传递了他的断断和理解，传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无论天堂还是人间，都不存在像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超越生死的爱，他认同希思克利夫只管自己的天堂不管别人的天堂，也认可凯瑟琳的宁愿坠入自己快乐的地狱。人世间的爱与恨并不能以宗教和道德加以判断！或者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只有死亡才能达到永恒！小说的种种情节和要表达的意蕴真是耐人寻味。

我们可以想像到不同的读者，或者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读者阅读同一故事会有不同理解，会有不同感受和想法，加上隐含作者的完全隐退，造成文本的多义，难怪小说发表多年后，经毛姆的推荐，《呼啸山庄》才为人所认识与喜爱，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得不让人有急切想看下去的愿望，故事中男女主人翁的身世、遭遇、人生经历真让人为之感叹。作品中运用的叙事手法也非常具有其艺术性，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受颇深。

今天的读者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认知和开明观点，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女作家为什么被称为超越时代的天才。她笔下的克厉夫在被所有人唾弃的同时，却从人性角度展现出奇特耀眼的光彩，永恒的爱和至深的恨赋予他独特的魅力，一种散发着狂野欲望、不受约束的个性魅力。正如小说开头所描写的荒野之树，它虽然是扭曲变态的，却是最不加修饰、自然生成的。克厉夫的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他就是那荒野之树，努力地生存，抗拒着狂风暴雨，在变成了这样的丑态之后，用丑恶对抗、报复这制造丑恶的严酷环境。  
    作者以如此独特、敏锐的视角揭示了人性，探讨了人性，理解了人性。在她的笔下，爱与恨以一种最本质、最自由的状态得到释放、延伸，她给我们看到了人性最美也是最丑的一面，让我们探寻到任何人内心都无法逃避的善与恶。同样，作者在《呼啸山庄》这部作品中所运用到的叙事方法所散发出的艺术魅力也是使我们读者印象深刻，非常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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